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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三綱五常都要管我的卵」——中國單⾝⼥
性凍卵第⼀案
中國⼥性⽣育權⼀直沒有回歸到⼥性⾃⾝，⼀直都是限制在⼀夫⼀妻制的婚姻關係裏。
特約撰稿⼈ ⼆兩 發⾃北京 2021-12-07

【編者按】：2021年9⽉17⽇，中國⼤陸⾸例單⾝⼥性凍卵案在北京市朝陽區⼈⺠法院⼆次開庭，未當庭宣布結果。當事⼈徐棗棗（化名）
因⾃⼰提出冷凍卵⼦需求被拒，起訴北京市⼀家知名三甲婦產醫院。在中國⼤陸，男性不論婚否均可冷凍精⼦，但依據2003年原衞⽣部出台
的《⼈類輔助⽣殖技術規範》（下稱《規範》），單⾝⼥性被禁⽌提供⼈類輔助⽣殖技術。

這⼀案件於2019年12⽉底⾸次開庭，引發巨⼤關注。2021年初中國兩會召開前⼣，國家衞⽣健康委員會就《關於賦予單⾝⼥性實施輔助⽣育
技術權利，切實保障⼥性平等⽣育權的提案》作出回應，表⽰「將着⼒推動輔助⽣殖技術管理⽴法⼯作」。儘管⼆胎乃⾄三胎放開的⽣育新
政陸續頒布，低⽣育率在中國已成現實。除去⽣育成本等外在因素的制約，作為⽣育主體的年輕⼥性，其⾃主和權利意識也在覺醒。⾯對⼈
⼝問題的嚴峻現實，徐棗棗的起訴也是對執政者和執法者的⼀個提問：現在，中國單⾝⼥性可以⾃主⽣育權嗎？

2018年，30歲的徐棗棗親⾃確定了⼀件事：單⾝⼥性在中國不被允許冷凍⾃⼰的卵⼦。31歲時，她決定就此發起訴



訟。現在她33歲了，正在等待⼀審⼆次開庭的結果。

9⽉17⽇下午，儘管發布開庭信息的微信⾃媒體⽂章被刪除，⽀持者和媒體還是聞迅趕來，徐棗棗在法院⾨⼝被國內
外媒體蜂擁圍住。

案⼦引起全國關注和討論之後，徐棗棗發現，原來⼤多數⼥性不知道單⾝時不能凍卵，甚⾄不知道凍卵在中國已沒
有技術障礙。徐棗棗和⽀持者們想要聲張的是作為單⾝⼥性的⽣育權利，⽽凍卵或許是漫⻑⽣育鏈條中最容易的⼀
環。

⼥性的⽣育權在中國的幾⼤相關法律中都有條⽂明確的保障。但在落實和執⾏的層⾯，⽣育往往與婚姻關係綁定，
單⾝⼥性以及⾮婚已育⼥性被排除在外。⽽這與執⾏了40年的計劃⽣育國策息息相關。醫院聲稱拒絕為徐棗棗凍卵
所遵循的《規範》也被視為計劃⽣育時代的產物。

徐棗棗的訴訟開庭前不到兩個⽉，三胎放開以及⿎勵⽣育的配套措施正式發布，將「到2025年，積極⽣育⽀持政策
體系基本建⽴」列為主要⽬標。⿎勵⽣育的⼤⽅向以及⼀系列配套政策，也成為徐棗棗爭取法庭⽀持的重要依據。

但另⼀⽅⾯，訴訟也折射出現實與新政之間仍然存在巨⼤的斷檔。徐棗棗看似簡單的訴求實際觸碰的是計劃⽣育時
代的⽣育內核——⽣育與婚姻關係綁定。

「我真實的需求應該怎麼樣被滿⾜？」
2018年11⽉底，徐棗棗第⼀次來到⾸都醫科⼤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殖科諮詢凍卵。她很快感受到不同——去問診
的幾乎都是年輕夫妻或由⻑輩陪伴的已婚⼥性。

徐棗棗告訴醫⽣想諮詢凍卵。坐診的醫⽣埋頭詢問基本情況，眼睛沒有離開病歷本。直到她隨⼝說道：「是已婚
吧。」徐棗棗答：「不是。」醫⽣停下來，抬頭看着徐棗棗，⼿裏的筆同時放下。

徐棗棗感受到對⽅傳遞的信息：「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聽到徐棗棗「暫時還不想結婚，想為以後留⼀個可能」的理由以後，醫⽣告訴她，趁着現在年輕，早點⽣孩⼦對⾃
⼰的⾝體有好處，產後恢復快，⽣完孩⼦再發展事業也來得及。⽽且，國家現在有政策不允許給單⾝未婚的⼥性提
供凍卵服務。所以，先去領證結婚。

對⾯的年⻑⼥醫⽣態度友好妥帖，但幾乎她說的每⼀句話都讓徐棗棗感到⽣氣。「我不能對個體發作，因為不是她
的錯，但⼜不知道找誰說理」。北京冬天室內暖氣充⾜，加上空間裏超載的⼈數，徐棗棗覺得缺氧和壓抑。

眼前的場景，她早有預期。北京婦產醫院並⾮⾸選，她原本想要去國內輔助⽣殖技術最富盛名的北京⼤學第三醫
院。但這家醫院的輔助⽣殖科只能線下預約掛號，並且需要出⽰結婚證。「這樣的醫院我是連⾨都進不去的。」⽽
北京婦產醫院的這⼀科室接受網上預約，院⽅客服告訴徐棗棗，具體情況可以跟醫⽣諮詢。



徐棗棗不想被這樣「打發⾛」：「但是我現在這個（單⾝）狀態就是這樣，我真實的需求應該怎麼樣被滿⾜？」

法國尼斯⼀所輔助⽣殖技術實驗室內，螢幕顯⽰顯微鏡下的⼀粒卵⼦。攝：BSIP/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徐棗棗覺得醫⽣顯得有些不得已，但她還是給徐棗棗開具了檢查單，讓她先查⼀下當時的⾝體狀況。那些檢查通常
是給備孕或者準備試管嬰兒的已婚⼥性做的。
全部檢查分兩次做完，2018年12⽉徐棗棗⼜去了⼀趟醫院。醫⽣說她的⾝體狀態很好，適合備孕，也可以凍卵。但
最終，徐棗棗把第⼀次諮詢時說的話⼜說了⼀遍，醫⽣也把⾃⼰第⼀次時說的話⼜說了⼀遍。
徐棗棗第⼀次去醫院時，⼀個⼈突然出現，向擁擠的候診隊伍裏撒了⼀把⼩廣告，然後迅速消失。徐棗棗撿起⼀張
看，上⾯寫着提供代孕、胎兒性別鑑定等各式服務。在⼥廁所的隔間⾨後，貼滿了更加直⽩的廣告，包⽣男孩、包
性別、有償捐卵、赴美⽣⼦不⼀⽽⾜。徐棗棗發現，為了爭搶⽣意，貼廣告的⼈會把競爭對⼿的聯繫⽅式抹掉，留
下⾃⼰的。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家其實都⼼知肚明，這些灰⾊地帶是存在的。」在9⽉18⽇接受端傳媒專訪當天，徐棗棗還
收到⼀筆捐款，捐款⼈⾃稱在⼀個特⼤城市專業運營⼈⼯輔助⽣殖業務，可以免費為她提供凍卵。徐棗棗對此⼀笑
了之。

即將30歲，她決定凍卵
2015年，演員徐靜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已經在美國凍卵，讓凍卵這項醫療服務在中國迅速提⾼了公共知曉度。



徐棗棗也是在那時第⼀次知道了凍卵的存在，她覺得⽣育離⾃⼰⾮常遙遠，直到29歲時。
「快30歲的時候，好多⼈都會開始跟你說，有些事情不能再等。」徐棗棗說。
好的壞的⼀併襲來。好的是，29歲這⼀年，在新媒體⾏業供職的徐棗棗獲得了⼀個晉升機會，她開始帶團隊。「我
發現可以⽤我的經驗和專業能⼒去解決⼀些事兒，能看着團隊把我的⼀些想法實現。這種感覺是很爽的、很有成就
感。」徐棗棗意識到，她可以實現更⼤價值，並且⾃⼰喜歡。
壞的是，⾝體機能的下降。吃多了，肚⼦就容易胖，必須靠健⾝維持輕盈狀態，熬夜之後需要更⻑時間才能恢復。
這些新的⾝體變化讓徐棗棗有些難以接受。加之新媒體的⼯作節奏快、強度⾼，她有時覺得⾃⼰被掏空了。
也是在這⼀年，徐棗棗結束了⼀段⻑時間的親密關係。跟其他在異鄉的年輕情侶⼀樣，分⼿意味着搬家，再次⼀個
⼈⽣活，⾯對⽣活中⼀系列平⽇裏都會覺得難纏的變動。
徐棗棗不得不重新思考。在即將30歲的時候，如何讓⾃⼰覺得更安全？外界給出不同的解決⽅案：擁有⼀個⾃⼰的
房⼦，開始⼀段新的愛情，⾛⼊婚姻和家庭，掙更多的錢，或者⽣⼀個孩⼦……突然之間，徐棗棗的⽣命中有太多
重⼤的事情需要去規劃和決定。
「當我⾃⼰的⽣活中有⼀到兩個甚⾄是三個主要⽭盾的時候，我還可以去balance（平衡），但是⼀旦超過三個，我
會覺得有點難平衡，希望能夠先解決或者是推遲⼀兩個煩惱。」徐棗棗⾮常明確⾃⼰還不想結婚，⽣孩⼦這件事優
先級也相對靠後。
凍卵從⼀件遙遠的事變成了真實的需求。「我還是更在意我現在的事業，我的⾃我提升或者⼈⽣規劃。如果能⽤凍
卵去解決這⼀塊，那不是很好？」⽽且⾝邊總有⼈提醒徐棗棗，⾼齡（35歲是⾼齡產婦的年齡分界點）以後，⾃⼰
的⽣育能⼒，尤其是卵⼦的質量都會下降。



⼀所⽣殖技術實驗室內的⼀名⼯作⼈員把卵⼦樣本放進液態氮容器內冷藏。攝：Benoit Tessier/Reuters/達志影像

在歐美、⽇本、泰國、⾹港等地，凍卵服務業已發展成⼀個成熟的商業服務，但在中國⼤陸，只有已婚⼥性或患癌
⼥性在接受治療前進⾏⽣育⼒保存時才被允許獲得。
出國凍卵往往價格不菲。徐棗棗諮詢到的價格是10萬元⾄20萬元之間，美國費⽤最⾼。然⽽，在中國的公⽴醫院，
這⼀價格則只有2萬元上下。
徐棗棗原本以為是容易解決的「⽭盾之⼀」卻成為最難解決的。「我覺得⾃我消化不了，因為還有那麼多⼈有⼀樣
的需求，我就眼睜睜看着這些⼈在跟我⾛⼀樣的路。這就不是天災，就是⼈禍，完全是⼀個⼈為的原因。」她想要
反抗。

發起訴訟：我想主動掌握⽣或者不⽣的決定權
「就像之前別⼈⼀直在揍我，我覺得我已經嚇傻了。沒法反抗，也跑不了，就在那裏忍受，⾮常委屈，⾮常憤怒。
但是，突然有⼀天，我意識到我其實是可以動的。」徐棗棗說。
這⼀時刻發⽣在諮詢凍卵被拒絕後不久，2019年前後，徐棗棗在北京參加了⼀場關於⼥性⽣育權的線下討論會。討
論會由倡導多元家庭理念和⾃由選擇權的⺠間組織——多元家庭網絡舉辦，徐棗棗後來也成為了志願者。在那場討論
會上，⼀位⼥性社會學家為徐棗棗「打開了⼀扇⾨」。她分享的主題是新中國⽣育政策與⼥性的關係。
徐棗棗認為，與⼈⼝和⽣育有關的⼤多數報導⾥，⼥性都像螺絲釘，國家需要⼥性幹什麼，在這個政策和時代背景
下，⼥性就要去幹什麼，論述的背後邏輯「其實都是怎麼想辦法能讓⼥⼈⽣更多孩⼦」。但是，⼥教授的分享讓她
第⼀次聽到，⼀個⼥性作為主體對政策的看法，以及⼥性如何運⽤⾃⼰的⽣活智慧，在跟現有政策共存的狀態下，



做⼀些變通或者是嘗試。�
會上提及中國唯⼀允許單⾝⼥性通過⼈⼯輔助⽣殖技術⽣育的吉林省，但遺憾當時沒有出現有影響⼒的訴訟案件，
在本省乃⾄全國都沒能真正得到應⽤。這啟發了徐棗棗。她默默坐在聽眾席裏想：「也許你們要找的⼈就坐在這
兒。」她有完整的就診經歷和書⾯記錄，在她病歷本上的就診項⽬裏，明確寫着凍卵諮詢。
2019年3⽉，徐棗棗決定起訴。第⼀位律師在最開始的時候就告訴徐棗棗，她的案例屬於倡導型，勝訴概率有限。這
意味着，過程⽐結果更重要。但過程往往艱難。
外界開始知曉徐棗棗是從2019年12⽉23⽇朝陽區⼈⺠法院的第⼀次開庭前後。但在那之前，徐棗棗已經歷了在兩個
區的法庭不予⽴案、換了⼀次律師和改變起訴理由——從醫療合同糾紛改為⼀般⼈格權糾紛。
與司法系統的⾸次遭遇，徐棗棗覺得⾃⼰⼜被打發了。當年3⽉，她們兩次找到東城區⼈⺠法院。⼀位年⻑的男性法
院⼯作⼈員出⾯解釋。他把徐棗棗和律師叫到⼀個空的法庭，反覆強調不能⽴案。徐棗棗也反覆向對⽅強調：「我
現在就有這個需求，應該怎麼辦？」這位⼯作⼈員說，他們只能按照國家現有法律法規辦事，沒辦法質疑現有體
系。他建議徐棗棗，如果想凍卵就出國去做，這樣中國法律也不會管。在最後，這位⼯作⼈員還表⽰：「你這些都
是西⽅傳過來的。」
「我想讓他們看⾒，我就是拿着我⾃⼰的⼀個鑰匙。我拿到這個鑰匙本⾝是重要的。」

在半年後的9⽉底，徐棗棗和第⼆任律師終於拿到朝陽區⼈⺠法院的⽴案通過。徐棗棗以「⼀般⼈格權糾紛」為由提
起訴訟。在法律概念上，它既包括⽣育權，也包括⾝體權。
即將開庭的消息⼀經發出，媒體採訪紛⾄沓來。徐棗棗⼀天⾄少接受10個採訪。她需要按⼩時安排⾃⼰的⼀天。有
時候甚⾄要提醒記者注意時間，因為下⼀個電話很快就要打進來。
徐棗棗很意外。「我的⼼態就是沒有⼈理，我悄咪咪地把這事做完，然後對我⾃⼰是⼀個交代，就結束了。沒有想
到那麼多⼈是那麼在乎的。」在開庭之前，徐棗棗和多元家庭網路⼀起給國內60多位有社會影響⼒或者關⼼⼥性議
題的⼈⼤代表和政協委員寄信，希望呼籲他們關注凍卵案和⽀持單⾝⼥性⽣育權，都⽯沉⼤海。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徐棗棗⾮常強調⾃⼰起訴的原因：主動掌握⽣或者不⽣的決定權。「我不希望被寫成⼀個因為
各種各樣的原因現在不能⽣孩⼦、找不着對象的⼤齡⼥⻘年，為了以後找到對象⼀定要⽣。我想讓他們看⾒，我就
是拿着我⾃⼰的⼀個鑰匙。我拿到這個鑰匙本⾝是重要的。」
前來採訪的男⼥記者本⾝也折射出社會對於單⾝⼥性⽣育的各異態度。有⼈問她：你要凍卵這個事兒，你男朋友同
意嗎？你怎麼跟他說和解釋這個問題？也有⼈問她：你同事領導怎麼看？他們會不會覺得你奇怪？會不會影響你的
⼯作和⽣活？
徐棗棗告訴端傳媒：「好像『三綱五常』都要管着我的卵。」



上海，⼀名男孩望著⼀個地鐵站內的嬰兒⽤品廣告。攝：Carlos Barria/Reuters/達志影像

多元家庭網絡創始⼈、徐棗棗的⼆次開庭律師董曉瑩告訴端傳媒，⾃⼰⼀直關注國內⾮婚⼥性⽣育權這⼀議題。
「她們的⽣育權在國內受限。我們想從訴訟的⻆度，通過司法途徑去擴⼤影響，爭取可⾒度。」
董曉瑩認為，通過徐棗棗的案⼦，關於⼥性⽣育權的議題被確實地推到公眾⾯前，⽽徐棗棗在不斷接受採訪時所表
達的其實代表了很多⼥性的⼼聲。讓董曉瑩欣喜的還有很多體制內的專家學者願意就⼥性⽣育權公開發聲並且給予
⽀持。「這個過程都很有意義。」

⼀個正⾯的、單⾝並且有⽣育意願的⼥性社會形象
2020年4⽉，徐棗棗在互聯網上發出訴訟費的公開募款，在募款信上，她寫道：「⼤家都付出很多，不單是為了案
⼦，也更不是單純為了我，⽽是為了⼥性⽣育權的平權事業。」
呈現⼀個正⾯的、單⾝並且有⽣育意願的⼥性社會形象，這是徐棗棗的⼀個希望。她回憶⾃⼰從⼩到⼤看到的影視
作品裏，⼤多數單⾝⽣育的⼥性形象都是悲慘的受害者，社會對她們的描述是「未婚先孕」。
「現在不應該這樣了。（⼥性單⾝⽣育）形象敘事該被改變了。我希望⼤家能明⽩，我們做的這些選擇是主動的、
負責任的、作為⼈的⼀個選擇，⽽不是⼀個客體。」
雖然在過去幾年，⼥權倡導組織和積極⾏動者被政府相關部⾨和⼀些網絡輿論聯合圍堵、攻擊，但當下的⼥性權益
意識不論是在⼥性群體內部還是社會輿論場，其可⾒度和⺠意基礎都不可逆轉地得到了提⾼和擴⼤。因為真實世界
中，越來越多的⼥性在⽤實際⾏動改變⾃⼰的選擇。
徐棗棗學⽣時代的很多⼥性好友都在被認為合適的年紀結婚⽣⼦，但她們的選擇已經與上⼀代不同。當她們覺得婚



姻無法幫助⾃⼰成⻑、獲得發展空間的時候，離婚成為⾃然選擇。「現在我的好多朋友都說，覺得離婚是⼈⽣⼤
事，結婚不是。這對她們來說是真正的⾃由。我們現在這⼀代⼈，還是很尊重⾃⼰和⾃⼰感受的。」
因為凍卵案，徐棗棗⼀頭扎進單⾝⽣育這個議題裏。她結識了更多的⼥性，也開始深⼊地了解那些有⽣育意願以及
已經⽣育的單⾝⼥性們。
2019年底第⼀次開庭之後，再次開庭的通知⼀直杳無⾳訊，再加上疫情爆發，徐棗棗跟多元家庭⼀起邀請專家和專
業⼈⼠開了多場線上分享活動。有的⼥性聽眾告訴徐棗棗，凍卵案之前，她們不知道在中國單⾝⼥性不能凍卵。現
在她們知道了，她們很憤怒，因為不公平。
在其中⼀次的分享會上，徐棗棗認識了張萌，她是國內⾸例單⾝⼥性⽣育保險案的當事⼈，已經當了媽媽。徐棗棗
看到了同為單⾝⼥性在⽣育議題下的另⼀種狀態。「她⾃⼰去尋求答案的過程當中有很多智慧，還⽤⾃⼰的⽣命經
驗去照亮其他情況類似的⼈。那種東西是⾮常⿎舞和感染我的。」徐棗棗說，不同⽣命體驗的⼥性相互交匯，那是
⼀個神奇的過程。
現實也在不斷提醒徐棗棗，針對單⾝⼥性⽣育的敵意和刻板印象依舊根深蒂固。「兩次開庭都會被被告⽅的陳述點
燃，讓我覺得不能這麼就算了。」
在第⼀次庭審中，被告⽅除了論述國家有政策規定外，還列出了「單⾝⼥性⽣育會造成單親⼦⼥的教育問題、會推
遲⼥性⽣育年齡」等在徐棗棗看來代表主流保守性別觀念的理由。在9⽉17⽇下午進⾏的第⼆次開庭中，被告提出單
⾝⼥性凍卵會延遲⽣育年齡，由此催⽣⾼齡產婦，⽽這對孕婦和胎兒來說等於「⾃殘」。徐棗棗說⾃⼰氣憤到雙⼿
發抖。但兩次庭審的法官都讓徐棗棗感到些許安慰。他們態度友好，給了她和律師相對充分的表達時間和空間，並
且認真聆聽。
徐棗棗說，被告⽅律師繞來繞去，其實總想回避「房間裏的⼤象」，即「不平等的體制。⼀⽅⾯是男⼥性別的不平
等，另⼀⽅⾯是國家懶政⼜同時過於深⼊個⼈⽣活的越權管理。」

中國⼥性⽣育權被限制在⼀夫⼀妻制的婚姻關係裏
7⽉20⽇，《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育政策促進⼈⼝⻑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正式公布，被視為中國徹底放開三胎
⽣育的標誌。同時發布的還有⼀系列配套措施，被稱為從經濟和社會⻆度，降低⽣育、養育、教育成本。
其中有諸多引⼈關注的具體措施，⽐如取消計劃⽣育時代⾊彩濃重的社會撫養費（⼜名超⽣罰款），將⼊戶、⼊
學、⼊職等與個⼈⽣育情況全⾯脱鈎。⽂件稱，⼀系列舉措的主要原則之⼀就是「努⼒滿⾜群眾多元化⽣育需
求」。
中華⼥⼦學院法學院退休教授、性別與法專家劉明輝對端傳媒表⽰，當前的⼤環境對於保障⼥性⽣育權⾮常有利。
「跟計劃⽣育那時代是完全兩樣了，那個時候是不惜代價地去控制，現在不是了，現在是想⽅設法地⿎勵⽣。但問
題是沒有多少⼈⽣，所以才讓出台很多的配套措施。」通過課題研究，劉明輝了解到單獨⼆孩乃⾄全⾯兩孩放開之
後，實際的⽣育增⻑情況遠遠沒有達到預期。她作為凍卵案的兩名專家證⼈之⼀出席⼆次開庭。
劉明輝說：⿎勵⽣育得落到實處，光喊⼝號沒有⽤。「我覺得咱們實質⿎勵的東西還是少⼀些，光是在那喊⼝號、
下命令。⽐如像⽇本，⼈家確確實實是給財政補貼的。哪個公司做的好，政府給錢的，還有精神上的表彰。」
徐棗棗說：「現在年輕⼈⼜要養⽼⼜要育兒，尤其我是80後這⼀代的獨⽣⼦⼥，這些責任如果都壓在⾝上，只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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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政策就去做選擇其實⾮常難，要考慮的後顧之憂太多。」
在⼀系列⿎勵⽣育的政策之下，單⾝⼥性是否能夠掌握⽣育權？

廣州，⼀名婦⼈⾛過⼀張推廣計劃⽣育的海報。攝：China Photo/Reuters/達志影像

董曉瑩說：「國家沒有鬆過⼝說保護單⾝⼥性⽣育權利，相關政策也都沒有明確，所以地⽅也很難去有⼀個依據。
」讓她感到⿎舞的是，⽂件明確提出了「多元⽣育需求」的表述。劉明輝也認為中國對於⼈類輔助⽣殖技術整體呈
現放開趨勢。她告訴端傳媒，2015年《⼈⼝與計劃⽣育法》修訂時在最後審議中刪去了「禁⽌買賣精⼦、卵⼦、受
精卵和胚胎；禁⽌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
然⽽，計劃⽣育政策在中國執⾏40年，其造成的⾏政慣性和管理思維定式雖然在鬆動，但仍根深蒂固。
2017年9⽉由單⾝⼥性⽣育權關注組發布的《中國單⾝⼥性⽣育權現狀及法律政策調查報告》中寫道：「我國⽣育權
政策體系繁雜，《⼈⼝與計劃⽣育法》裏很多內容沒有做出詳細規定，⽽是交給國家衞⽣與計劃⽣育委員會（即現
在的國家衞⽣健康委員會）、各地⼈⺠代表⼤會甚⾄各級⼈⺠政府來補充，隨之產⽣了⼀些地⽅或部⾨規定甚⾄是
地⽅的『紅頭⽂件』不符合上位法的情況。」單⾝⼥性⽣育權關注組由包括律師在內的多家中國⼤陸⺠間組織構
成。
董曉瑩也認為，中國雖然已經取消了社會撫養費、戶⼝登記等限制，但在具體執⾏層⾯，單⾝⼥性仍然要⾯對諸多
困難，⽐如⽣育保險報銷。「在國家層⾯的規定，⽐如《社會保險法》，沒有限制說必須有結婚證才能領取⽣育保
險，但是在地⽅的執⾏上就是卡住了。其實這是⼀個違反上位階法的情況，但是地⽅沒有動⼒去改變。」



「⾮婚⽣育除了違反所謂的傳統價值、讓家庭『蒙羞』之外，還違反了計劃⽣育政策。國家⼀直都是實⾏嚴格的⼀
對夫妻只能⽣育⼀個⼦⼥，計劃⽣育法裏說的也是提倡夫妻⽣育⼀個孩⼦。地⽅層⾯就都把⽣育權的主體默認到了
夫妻⾝上，所以⾮婚群體⼀直都被排除在政策外。」董曉瑩說，雖然國家政策上已經允許⾮婚⽣育⼦⼥直接登記戶
⼝，但是全國絕⼤多數省份在實際執⾏層⾯仍然認為⾮婚⽣育不能登記，因為違反計劃⽣育政策。
劉明輝告訴端傳媒，為了做專家證⼈，⾃⼰蒐集了所有有關的法律法規，發現沒有任何⼀條禁⽌單⾝⼥性凍卵的規
定。她認為，拒絕為單⾝⼥性提供凍卵服務，但可以為單⾝男性提供凍精服務，這屬於性別歧視，⽽只能給已婚⼥
性提供凍卵服務，則屬於⾝份歧視。醫院所遵從的2003年的規定屬於部⾨規章，與多個上位階法相違背，理應取
締。
《中國單⾝⼥性⽣育權現狀及法律政策調查報告》指出：「現有的《⼈⼝與計劃⽣育法》中雖然確認了公⺠的⽣育
權，但是實際規定裏卻以『夫妻』作為⽣育的主體。雖然法律層⾯並沒有明⽂禁⽌單⾝⽣育，實際上各個地⽅在制
定《⼈⼝與計劃⽣育條例》的時候，卻將單⾝⽣育囊括進⼊了『違法⽣育』之列，將『是否結婚』作為『能否合法
⽣育』的其中⼀個條件。」
在董曉瑩看來，中國⼥性⽣育權本⾝⼀直沒有回歸到⼥性⾃⾝，當作其⼀項基本⼈權。「⼀直都是限制在⼀夫⼀妻
制的婚姻關係裏，沒有把它獨⽴出來，從計劃⽣育法到現在從來沒有鬆動過。」
⿎勵⽣育的⼤環境與單⾝⼥性掌握⽣育權之間仍然存在鴻溝。董曉瑩認為，僅靠國家政策，還遠遠不夠。在地⽅執
⾏差異巨⼤的現實下，每個⼈會遭遇和遵循的都是更具體的地⽅政策，國家政策的變化給⼈爭取提供了空間，但
「不是說政策在了，個⼈的權利就都實現了」。
但與此同時，舉國⿎勵⽣育的⼤環境反⽽加重了⼲涉⼥性⽣育權的勢能——催⽣變得更嚴重了。在⼗⼀國慶假期時，
跟徐棗棗年紀相仿的兩位新朋友告訴她，她們原本已婚未育，但⾃⼰現在遭受到的催⽣壓⼒是空前的。董曉瑩⾝邊
的⼥性朋友也有在三胎放開後被催⽣的情況。她告訴端傳媒，尤其是⽣了⼀胎之後的⼥性。如果⼀胎是⼥兒，⼥性
⼤概率會被催着⽣⼆胎，看能否要個男孩。「這個也更能體現，⽣育權不在⼥性⾃⼰⼿裏。到現在還⾮常普遍，沒
有什麼本質的變化。」
第⼆次開庭結束意味着⼀審階段的司法程序已經⾛完，現在只剩公布勝訴或者敗訴的結果。徐棗棗被問及對凍卵的
想法是否有變化時，她說：「⽣孩⼦還是沒有那麼迫切，但對於凍卵更迫切了⼀點。因為我的卵⼜⽼了⼀些。」徐
棗棗告訴端傳媒，如果在國內凍卵的前景完全無望，她會考慮攢夠錢之後出國凍卵。「但這都不是上策，我想堅持
我的訴訟請求，就在這⼀家醫院凍。」
雖然仍期待勝訴，但徐棗棗不執着於判決結果。她對端傳媒說，⼀個社會實踐性別平等需要分步驟分時期來完成。
從最開始形式上的顯性不平等逐漸消失，然後發展到隱性的不平等逐漸消失，最終達到實質平等。這是⼀個漫⻑過
程。「從觀念到⽣活實踐，都是很需要練習的，也都是很漸進的。⼤家對於這些不公正的容忍程度也在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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